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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讀
徐
鑄
成
《
報
海
舊
聞
》
，
為
其
評
述
前
輩
學
人
、
《
大
公
報
》
創
報
三

大
元
老
之
一
的
張
季
鸞
的
文
字
所
吸
引
。
這
些
文
字
，
在
我
看
來
，
不
僅
是
知
言

，
亦
為
至
情
至
性
之
言
。
對
於
作
為
前
輩
長
者
的
張
季
鸞
的
才
、
識
、
德
、
情
、

行
等
，
均
有
深
入
得
體
的
描
述
評
價
。

前
不
久
，
一
次
偶
聚
。
席
中
有
四
十
年
代
末
一
度
出
任
《
大
公
報
》
編
輯
的

郭
根
之
哲
嗣
、
浙
江
大
學
教
授
郭
汾
陽
在
座
。
談
到
二
十
、
三
十
年
代
的
《
大
公

報
》
，
尤
其
是
談
到
《
季
鸞
文
存
》
，
大
家
無
不
唏
噓
不
已
，
連
說
現
在
出
書
不

如
印
書

│
把
民
國
時
期
那
些
有
知
識
學
問
的
根
源
來
歷
、
思
想
上
確
有
真
知
灼

見
的
好
書
翻
印
出
來
，
讓
今
天
的
讀
書
人
好
好
讀
讀
民
國
文
存
，
要
比
現
在
一
些

出
版
機
構
爭
搶
着
出
一
些
文
字
泡
沫
甚
至
思
想
垃
圾
的
書
強
多
了
。
其
中
就
提
到

了
是
否
可
翻
印
張
季
鸞
的
《
季
鸞
文
存
》
。

我
注
意
張
季
鸞
及
其
文
章
，
時
間
上
大
概
是
在
上
個
十
年
的
中
期
。
因
為
要

做
二
十
年
代
初
的
﹁學
衡
派
﹂
知
識
分
子
群
體
的
考
察
研
究
，
通
過
吳
宓
，
需
要

了
解
二
十
年
代
末
到
三
十
年
代
初
《
大
公
報
‧
文
學
副
刊
》
的
那
段
歷
史
。
當
時

主
要
依
靠
的
文
獻
，
一
是
那
三
百
餘
期
的
《
大
公
報
‧
文
學

副
刊
》
，
再
就
是
稍
後
出
版
的
《
吳
宓
日
記
》
。

同
樣
為
陝
人
，
吳
宓
在
日
記
中
，
對
張
季
鸞
這
位
鄉
黨

前
賢
如
何
扶
持
自
己
及
所
主
持
的
﹁文
學
副
刊
﹂
，
有
相
當

詳
細
的
記
錄
，
當
亦
可
為
對
張
季
鸞
這
位
對
二
十
年
代
至
四

十
年
代
中
國
的
公
共
輿
論
頗
有
影
響
的
言
論
者
的
文
獻
記
載

之
一
。
不
過
，
在
《
吳
宓
日
記
》
中
，
或
者
限
於
時
間
上
的

﹁侷
促
﹂
，
或
者
因
為
沒
有
見
到
三
十
年
代
中
後
期
直
至
四

十
年
代
起
初
時
期
的
張
季
鸞
的
文
字
風
采
以
及
思
想
驚
雷
，

所
以
不
得
不
從
一
種
前
置
式
的
視
角
來
觀
察
他
，
也
就
是
在

晚
清
到
民
國
初
期
那
些
相
對
傾
向
於
﹁保
守
﹂
的
思
想
陣
營

或
者
強
調
突
出
本
土
思
想
文
化
傳
統
的
知
識
分
子
群
體
中
，

來
打
量
揣
摩
張
季
鸞
的
思
想
來
源
與
言
論
趨
向
。
印
象
中
他

應
該
是
一
個
身
着
青
藍
布
長
衫
的
長
者

│
之
所
以
是
青
藍
布
長
衫
，
而
不
是

當
時
學
人
中
似
乎
更
常
見
的
灰
布
長
衫

，
是
因
為
覺
得
張
季
鸞
的
文
字
中
，
有

一
種
發
自
肺
腑
至
情
的
力
量
與
風
采
，

不
沉
悶
，
不
滯
澀
，
也
不
呆
笨
重
拙
，

不
像
我
們
對
黃
土
地
的
一
般
印
象
或
想

像
。
張
季
鸞
的
文
字
中
，
有
一
種
特
別
的
為
思
想
、
情
感
所

推
動
着
的
行
走
感
，
不
拘
泥
，
亦
不
艱
澀
。
如
果
不
注
意
，

還
以
為
出
自
一
個
南
方
學
人
之
手
。

這
並
不
是
說
張
季
鸞
的
文
字
中
缺
少
北
方
學
人
文
章
中

特
有
的
大
氣
、
大
方
與
大
度
，
而
是
說
張
季
鸞
的
文
字
，
有

北
方
山
水
之
澤
的
溫
潤
與
靈
醒
，
不
為
塵
蔽
，
亦
不
為
拘
牽

，
行
走
自
如
而
歸
屬
明
晰
，
是
一
種
有
根
源
、
有
路
數
和
有

歸
依
的
思
想
與
情
感
。

這
種
印
象
，
在
讀
《
季
鸞
文
存
》
時
很
快
就
得
到
了
進

一
步
印
證
。

說
來
奇
怪
。
一
次
極
為
常
態
的
逛
舊
書
店
，
在
一
排
上

個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出
版
的
舊
書
中
，
注
意
到
一
本
印
刷
紙
張

極
為
粗
糙
、
紙
面
早
已
經
發
黃
剝
落
的
書
，
不
厚
的
一
冊
，

書
領
上
已
經
看
不
出
書
名
。
抽
出
來
一
看
，
是
《
季
鸞
文
存
》
，
題
名
人
就
是
張

季
鸞
的
同
鄉
先
賢
、
詩
人
書
法
家
、
後
來
以
一
首
﹁葬
我
於
高
山
兮
﹂
為
海
峽
兩

岸
讀
書
人
唏
噓
緬
懷
的
于
右
任
。

這
真
是
讓
我
驚
喜
。
因
為
我
一
直
在
注
意
上
個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由
《
大
公
報

》
館
編
輯
出
版
的
《
季
鸞
文
存
》
，
但
一
直
不
遇
。
也
曾
託
舊
書
店
方
面
代
為
尋

覓
關
注
，
但
終
未
聞
消
息
。
不
想
如
今
竟
然
讓
自
己
無
意
當
中
遇
見
了
！

從
《
季
鸞
文
存
》
封
底
版
權
頁
文
字
可
以
看
到
，
當
時
所
出
《
季
鸞
文
存
》

﹁全
部
兩
冊
﹂
。
我
得
到
的
是
第
二
冊
，
第
一
冊
未
見
。
《
季
鸞
文
存
》
一
九
四

四
年
出
版
之
後
，
分
別
於
四
五
年
、
四
六
年
和
四
七
年
再
版
過
。
我
所
偶
遇
的
這

一
本
，
當
為
一
九
四
七
年
版
，
上
面
還
標
註
着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
的
字

樣
。
出
版
者
為
﹁大
公
報
館
﹂
。
著
明
的
地
點
，
是
天
津
第
一
區
羅
斯
福
路
二
四

一
號
。
但
這
一
本
發
黃
紙
頁
不
少
剝
落
的
《
季
鸞
文
存
》
，
卻
成
了
我
一
段
時
間

裡
桌
案
上
的
﹁常
客
﹂
。

（
四
之
一
）

山西平遙
人侯外廬（一
九○三至一九
八七）受革命
先驅李大釗的
啟發，曾以自

己近八分之一的生命即十年時間
迻譯德國人馬克思的巨製《資本
論》。從而令理論界的學人奉作
典範，亦為翻譯界的同仁嘖嘖稱
道。

竊以為，侯外廬翻譯此書有
三個不同於一般譯人的特點。特
點之一是視原作為知識寶庫，將
翻譯的過程當作求知的過程。他
認為馬克思積四十年之努力撰成
此書，凝聚了其畢生的智慧和心
血。故在翻譯時，力求徹底弄懂
馬克思及其前賢在書中所提出的
每一個理論概念。為此，他曾刻
苦學習過西方哲學、經濟學、歷
史學、文學、數學、機械學等等
，其中，對哲學和經濟學用力最
劬。

特點之二是視原作者為導師
，將翻譯的過程當作接受教育的
過程。侯外廬在翻譯中深深感到
，彷彿是馬克思在手把手地 「教
他科學而嚴密的思想方法和研究
方法」。通過翻譯，他不僅理解
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而且接

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其後來的
思想史研究夯實了牢固的基礎。

特點之三是突破了前人的翻譯理論樊籬，提
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譬如，他認為翻譯既是佔
有原著，又是吞食原著。說到翻譯是佔有，人們
也許會馬上想到英國翻譯理論家斯坦納的 「侵入
論」，斯氏認為翻譯就是譯者對原文進行侵佔
（aggression）。說到翻譯是吞食，人們或可迅速
憶及巴西人德坎坡斯兄弟的 「食人主義」，他們
裁定翻譯就是譯者吞食原文（Translation is a
form of cannibalism），而後產生新作。侯外廬關
於 「佔有」、 「侵入」的翻譯理念萌芽於上世紀
三十年代，而斯、德諸人翻譯理論的提出卻是七
十年代以後的事。惜乎侯外廬其時正傾全力於
《資本論》的翻譯，未能對自己的翻譯理念進行
深化的開拓，否則的話，中華民族又將多出一位
令世人刮目相看的翻譯理論家，甚至東西方翻譯
理論的格局將因此而重新分布亦未可知。

侯外廬迻譯《資本論》長達十年之久，起始
於法國巴黎，完成於中國山西太原和陝西西安等
地，可謂歷盡艱辛，遍嘗困苦。巴黎三年，他
「一次不曾參觀羅浮宮、凡爾賽之類的名勝，一

次沒有進過劇場去欣賞法蘭西的戲劇和音樂。只
有遠望埃菲爾鐵塔，而無暇登臨其顛」。國內七
年，則更是顛沛流離，四處奔波， 「時時在坐牢
的威脅面前掙扎」。然而儘管如此，侯外廬矢志
不渝，終於將《資本論》一、二、三卷翻譯一過
，其中第一卷譯本（與王思華合譯）先後於一九
三二年和一九三六年相繼出版，從而為馬克思主
義在中國的傳播立下了篳路藍縷之功。

馬克思當年用鵝毛管筆在《資本論》中刷刷地
寫下了這樣一句德文：Es gibt keine LandstraBe
fur die Wissenschaft, und nur diejenigen haben
Aussicht, ihre hellen Gipfel zu erreichen, die der
Ermudung beim Erklettern ihern steilen Pfade
nicht scheuen.（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
不畏勞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
光輝的頂點。）這無疑是馬克思對自己辛勤研究
和筆耕的真實寫照，同時也是對所有科學研究工
作者的一種勉勵。興許他寫畢這句話，心中便立
刻生出一種預感：一定會有一位中國人，沿着陡
峭山路不畏勞苦努力攀登，將他的煌煌巨製《資
本論》譯成中文，因為他在研讀中國人王茂蔭對
貨幣的見解，並將這些見解寫入《資本論》的註
釋時，已經深深地為中國人的聰明和智慧乃至勤
勞所折服，但他不可能預計以中文翻譯《資本論
》的首開先河者中會有一位名叫侯外廬的山西人。

侯外廬以十載之力翻譯了《資本論》，似未
使中國多出一名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但卻成就
了一位歷史學家，一位思想史大師，這也許就是
侯外廬給我們的啟示。

「世界地質公
園、國家級風景名
勝區、世界自然遺
產提名地、中國優
秀旅遊縣、四A級
旅遊區、中國十佳

魅力名鎮」所有這些榮譽都集中到福建
泰寧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山區小縣頭上，
不禁讓人為之驚歎。如今，一個更大的
榮譽正在醞釀中，如申報成功，它將成
為福建省繼武夷山、土樓後的第三個世
界遺產。

「中國丹霞」是中國東南、西南著
名丹霞地貌風景區今年的申遺專案，符
合世界自然遺產的全部標準。由福建泰
寧、湖南崀山、廣東丹霞山、江西龍虎
山、貴州赤水、浙江江郎山六個著名丹
霞地貌風景區捆綁組成的 「中國丹霞」
申遺工作已經進入關鍵階段，將於九月
接受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專家實地考察評
估。

泰寧是 「中國丹霞」青年期低海拔
山原──峽谷型丹霞的唯一代表，提名
地由南北兩大片組成，申報區總面積兩
百三十四點八八平方千米，其中提名地
（核心區）一百一十點七七平方千米。
「最完好的古夷平面、最密集的網狀谷

地、最發育的崖壁洞穴、最豐富的岩穴
文化、最宏大的水上丹霞」，是泰寧在
中國丹霞系列提名地中不可替代的比較
優勢。

泰寧又是中國最美和最綠的丹霞景
觀區之一，尤其是遺世獨立的 「水上丹
霞」奇觀，集丹霞之奇美、之繁多、之
幽邃於一體。區內七十多條線谷、一百
三十餘條巷谷、兩百二十多條峽谷，或
縱橫交錯，或並行排列，峽谷的密度、
深切曲流的曲度和峽谷生態的原始性，
為中國丹霞地貌區所罕見，倣如 「丹霞
峽谷大觀園」。泰寧丹霞洞穴十分發育
，大型單體洞穴六十多處；壁龕狀洞穴
群一百多處，無數千姿百態的大小洞穴

，構成了獨具特色的丹霞微地貌景觀，堪稱 「丹霞洞穴
博物館」。

泰寧丹霞地貌區具有高度的生物和生態多樣性，保
存了獨特的生物群落的動態演替過程，同時也是許多珍
稀和瀕危動植物種的棲息地：有維管束植物一千兩百七
十六種、脊椎動物三百八十種、昆蟲綱無脊椎動物一千
五百零九種。植被覆蓋度高達百分七十八點三，具有
亞熱帶森林的代表性。

二○○六年，福建泰寧作為中國最早發起單位之一
，積極回應 「中國丹霞」申報世界自然遺產，從那一刻
起，泰寧全縣人民都為這一目標而努力。目前，泰寧的
各項申遺工作正在有序開展，福建省和三明市以及泰寧
縣各級政府累計投入一點八億元，搬遷安置一百一十一
戶居民，禁柴改燃七百二十四戶，關停產生污染的十七
個採沙、採石、機磚場，新建二十三個村莊的垃圾、污
水處理設施，建設三十二個大氣、水體、氣象等監測點
，以進一步促進提名地自然生態的保護和管理。

日前，八十七歲高齡的諾貝
爾獎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在重慶
八中作了一場精彩演講。演講結
束之後，楊振寧應邀為中學生題
詞，提筆在紙上寫下四個大字：
「寧拙毋巧」。楊振寧說： 「我今

天之所以寫這幾個字，就是希望從你們年輕一代開始
，學會誠實。投機取巧是沒有前途的，做學問必須誠
實，腳踏實地的，才會成功。」

楊振寧教授的題詞，既是以殷切之心寄厚望於年
輕一代，又是對時下瀰漫的投機取巧風氣的有力針砭
。前些年，中國內地的食品、商品存在造假行為，弄
得全世界都產生這個印象：中國的東西有水分，假貨
多。如今，投機取巧之風居然又影響到了學術界、文
化界，關於學術造假、論文抄襲的消息也不斷見諸報
端。而且，這股風氣還在繼續蔓延，正從成年人那裡

向未成年人群體蔓延，甚至一些中小學生也會很熟練
地操作那些投機取巧花樣，這是最可憂慮的，所以才
有了楊振寧的有感而發，奮筆疾書。

寧拙毋巧，這個 「拙」，不是笨拙的拙，而是指
老老實實，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用汗水去換成
果，走正途去求成功；這個 「巧」，也不是巧奪天工
的巧，而是投機取巧，歪門邪道，弄虛作假，偷工減
料，裝神弄鬼。平心而論，那些投機取巧者，也確有
僥倖取得成功的，確實比一般人投入少產出多，但靠
投機取巧出大成就、幹大事業的，古今中外從未耳聞
，誠如魯迅所言： 「搗鬼有術也有靈，但終難成大事
。」

即使聰明過人的楊振寧，當初也是靠笨功夫成功
的，連續幾個星期、每天十幾個小時泡在實驗室裡對
他來說是家常便飯，正是年復一年的努力，夜以繼日
的苦幹，才使他最終脫穎而出，與李政道一起，獲得

了諾貝爾獎物理學獎的殊榮。因而， 「寧拙毋巧」，
既是他的成功之道，也是他的經驗之談。

搞學術如此，搞其他工作也是如此。譬如商品生
產、銷售，那些幾十年不倒的國際知名品牌，雖然也
巧做廣告，宣傳自己，但更是靠質量、信譽取勝，靠
良好的售後服務取勝，其主要精力還是放在了這些必
不可少的笨功夫上。而靠虛假廣告騙人，靠假冒偽劣
產品欺世的商家，固然也能一時賺得暴利，但早晚露
餡，早晚垮台，這種事例也俯拾即是，他們就輸在一
個投機取巧的 「巧」字上了。

時下，中國內地弄虛作假的 「巧人」實在太多了
，早已氾濫成災；我們需要更多楊振寧、袁隆平、王
選那樣老老實實的 「拙人」。所以，楊振寧那句 「寧
拙毋巧」的題詞，既是寫給重慶八中學生的，也是寫
給我們每個人的，倘能認真思之踐之，當受益無窮。

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國青
年 Lohas 時尚文化論壇上，北京地球村
環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曉義，浙江大學傳
媒與國際文化學院院長徐岱、北京師範
大學博士沈立，騰訊網體育中心體育明
星時尚顧問吳文娟共同解讀了 「樂活」

概念。《二○○八青年 「樂活」主張》的內容概括起來就
是 「三個三分一」，即三分一關注物質，三分一關注精神
，三分一關注自然。 「樂活族」的時尚標準，在今天的答
案是： 「三個Good：Do Good（親近自然，主動環保）、
Feel Good（關愛社會，分享樂活）、Look Good（身心健
康，有機生活）。」

「樂活」概念是美國社會學者保羅．瑞恩在一九九八
年提出的，意指 「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 「樂活
」絕非單純的玩世式的享樂主義。二○○四年， 「樂活族
」開始在中國出現，成為 Soho、小資和 Bobo 族之後又一
個新銳名詞和群體。於是我想起了一個古人，他就是蘇東
坡。

東坡死去一千年了。人們卻一直沒有忘記他，全國各
地都留下了不少遺物，而廣東又特別突出，僅惠州，東坡
的遺蹟就有十四五處之多。自古以來，文學家在全國各地
留下的遺蹟，恐怕要以東坡為最多，在數量上還超過了李
白。蘇門四弟子之一黃庭堅在《跋子瞻和陶詩》中說：

子瞻謫嶺南，時欲宰殺之。
飽食惠州飯，細和淵明詩。……
黃詩寫出了一位在坎坷生涯中依舊保持樂觀生活態度

、關愛自然（如修水利等）親近人民的大詩人的精神風貌
。後人愛重他的才，更愛重他的為人。其留下的遺跡之多
，正是這種深摯感情的流露。

有一次，東坡又因詩文受累，朝廷派人到潮州拘捕他

，家人都很緊張。妻子王氏哭得死去活來。東坡卻鎮定自
若，給她講了個故事：宋真宗時有個隱士楊樸，真宗召見
他，問他能否作詩，楊說不能。真宗又問有人作詩送行否
？楊說只有老妻作了一絕：

且休落拓貪杯酒，更奠猖狂愛吟詩。
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真宗聽了大笑，放楊樸回家。講完故事東坡就問妻子

： 「你難道不能像楊樸妻那樣作詩為我送行嗎？」一句話
把老婆也逗樂了。

這位詩文詞賦書畫無一不精的大才子，一生仕途不順
，常常身處逆境，身處逆境而能悠閑自得，視 「生死亦細
故耳」（見《春渚紀聞》），足見其性格曠達和胸次闊大
，不為利名權位所累。《晴川蟹錄》卷三收有東坡的一則
《雜說》：

惠市州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
囑屠者，買其脊骨耳。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熱漉出，漬酒
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抉剔，得銖両於肯綮之
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

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
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語，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而眾
狗不悅矣。

這段小文裡可知惠州每天只宰一頭羊。羊肉都給當官
的享用了，而東坡當時的身份是 「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
安置」。大小雖也算個官兒，實際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被
「下放」到惠州的，這樣的處境，只好請屠戶開後門留下

些羊脊骨，聊以解饞。他用自己的方法燒了吃，要用好大
功夫才能剔括到骨縫中的一點碎肉，還自我感覺很好，與
吃蟹螯裡的剩肉別無二致。最後自我 「幽」了一 「默」說
無異是 「與狗爭食」。讀到這裡我真為東坡掩口而笑了。
「下放嗎？我照樣樂給你看！」遺憾的是東坡羊骨卻不見

流行，也許是太寒磣的緣故罷。不過， 「東坡肉」至今仍
是蜀中和杭州的名菜。這菜的要點就寫在詩裡，並用一種
幽默得近乎民間趣味的方式來表達，而這只有東坡才能做
得到。

東坡很懂得養生，也注意飲食之道。東坡飲食追求
「自然之味」，他的雜食主義符合現代養生科學，也符合

膳食致智以 「雜」為上的原則，用時髦的話來說，就是
「吃出聰明」。他「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 「省費

以養財」的生活觀飲食觀是他養心養志養生的重要理念。
他雖然每日 「把盞為樂」，但不是酒鬼，魚、蛋、酒、粥
、新茶、檳榔、橄欖、荔枝……都曾入詩入文，但無一珍
饈。他對這些都顯出極大的興趣，也就是折射了他對生活
的熱愛和執著。在非常艱難的日子裡，始終保持樂觀豁達
的生活態度，這是難能可貴的，不是常人可以企及的。

北京師範大學沈立說： 「要樂活，要時尚，也要傳統
，中國傳統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種樂活，就是一種注重健康
養生、天然環保與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而不少人抓
了時尚，丟了傳統，其實，傳統與時尚在很多層面上是互
動和互融的，不是一概對立與排斥的。樂活，樂活，活着
得樂。怎樣樂？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廖曉義說： 「樂
於和，和則樂，樂是和的表情，和是樂的心情。」和則無
所不適，無所不應，無所不合，化乖戾為祥和，履逆境如
坦途，像蘇東坡那樣視 「生死亦細事耳」， 「下放」，我
也樂給你看，啃羊脊骨一樣如享上饈，降職減薪不皺眉頭
， 「左牽黃（狗），右擎蒼（鷹），老夫聊發少年狂」，
與自然山川為伍，共人文觀景作伴，不管風吹浪打，勝似
閒庭信步，物質上不妨低調，精神上絕對高調，酒肉魚蛋
粥，吃得有滋有味，詩詞文書畫，做得有頭有臉。

蘇東坡仕途上數起數落，雖然物質生活不盡如人意，
可 「東坡肉」 「東坡肘子」 「東坡魚」 「東坡蛋」名揚四
海，養生家美食家中有他一個；在精神層面上，東坡更是
個超級富翁，他留下的精神財富比酒鬼李白多得多，是一
座大大的富礦；他又鍾情自然親和自然，他的詩文集中有
不少名篇都是山水自然，人文景觀的折射和映照，說東坡
是我國古代的一個 「樂活族」成員，應該是很有典型性的
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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